研幾探賾話孔子

本單元我們取名研幾探賾話孔子，幾者細微。賾者幽深。研幾探賾指研究細微而幽深的學問，研幾探賾話孔子就是從細微幽深角度來探索孔子，藉以瞭解儒家學術思想根源並陶鑄人性的無限開拓與向上

一、繼承斯文道統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

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

封人：典守封疆之官，儀封人：印證天運，認識聖人（知人則哲）

Ａ識鑑之由--：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１喜認識賢人，２多認識賢人。

Ｂ識鑑之精：

1.一面而識斷：從者見之，出曰。

2.先慰諸徒：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喪：失位去國）

3.總言前此氣運：天下之無道也，久矣

4.預蔔後此運轉：天將以夫子為木鐸（聖德有徵）

木鐸（金口木舌）：１施政教時所振--製作法度以號令天下，

5.振以警眾--得位設教，

6.巡於道路以振--周遊行教

本章句記載由儀封人見孔子一面後即肯定告知孔子學生，老天要孔子擔任振衰起蔽、

振聾啟聵之師，並安慰諸徒，失位去國沒有什麼，能追隨孔子才是最殊勝者。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搏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達巷黨人對孔子之讚嘆，搏學而無所成名---學問廣博，惜無處所發揮長才揚名後世。

達巷黨人對孔子之暗示---孔子勿太硜硜乎固執！只要能「斯已而已矣」（憲問），即有機會成名。

孔子間接回答，同時告知弟子我們師生責任---御、射。

御---引領天下歸仁。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同篇後數章句）

射---刺諸侯時弊。如孔子作春秋寓褒貶別善惡，而亂臣賊子懼。

最後總結---吾執御矣！告知弟子老師以引領天下蒼生能明白斯文為己任。

本章句借由孔子接聞於達巷黨人之語後，告訴學生兩大職責，對當時諸侯時弊要提出糾正（射），更要以天下道德文教為己任，引領天下蒼生同歸於道。
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

子畏於匡----孔子周遊列國時，過匡地，遭圍禁五天。
文王----周文王，承繼堯舜禹湯之道，後有武王周公。

文不在茲乎---周文王當時所傳承之文化道統難道不在這裡嗎？換言之是孔子自謂承擔傳遞文化的責任。此句「文」一字用得神妙。

斯文----斯文道統

本章句明確說明孔子以承載自堯舜禹湯文王武王周公之文化道統自任，並深信天不喪斯文道統，雖畏於匡，匡人無法對其如何。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述而

天生德於予---上天將生發道德重任交付在我身上。

桓魋---宋國司馬（主管軍事）

如予何---能把我怎麼樣。

孔子在宋國時，司馬桓魋恐孔子受重用而失位，欲殺孔子，孔子聞知，乃說出此語。意謂身擔天命道統者，生死係由天主載，司馬桓魋縱欲殺我，必無法如願。所謂「人叫人死天不肯，天叫人死有何難」，明確說明孔子以繼承斯文道統自任。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

咨！爾舜----

天之曆數----

允執其中----

天祿永終----

二、天下有道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公冶長

盍各言爾志---何不各自談談自己之志向願景。

共---共同使用

敝之而無憾---用壞了也完全沒有任何介意。

伐善、施勞---自誇己才能善行功勞。

老者安之---老年人都能得到安養，非常快樂。

朋友信之---社會上人人相處都能有信用。

少者懷之---年幼者都能得到關懷。

本章句記錄孔子與顏回、子路之志向願景，三人之志向均極高超，然子路言身外之物，顏回談內心修為，二者對當今社會而言，已屬難能可貴，而孔子則談天下國家，老安少懷代表著全體人類都能生活快樂，衣食無缺過著安居樂業的生活，即天下有道。

子路、曾晢、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
「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三子者出，曾晳後。曾晳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先進

三、生活有道
論語鄉黨篇，記載孔子日常居家生活，上朝應對進退，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朝廷，便便然；唯謹爾。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
恂恂…溫和恭敬貌，又誨人不倦貌

便便---依理辯說貌

侃侃---剛直和樂從容無忌貌

誾誾---和悅直言勸告貌

踧踖---戒懼恭敬貌

與與---威儀安舒貌

本章句記載孔子於不同時間不同場合「說話」之禮貌態度。於鄉黨可較無拘束，於宗廟朝廷，則有依理辯說之言責，所謂「辯學術談治理，直須窮到盡處，讓人不得」是也；而陪侍君上，當應戒慎恭敬。於道場，吾人於平居茶敘時，自可以較輕鬆態度，於正式場合則需較為拘謹；而陪侍前人輩、資深點傳師、一般點傳師、資深講師、一般講師均有不同之「說話」禮貌態度。

衛靈公中之「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亦說明了不失言失人之準則。戰國時范雎見秦昭王，前兩次都不說話，因為秦昭王心不在焉，第三次秦昭王單獨見他且專心致志，范雎始談出使秦國富強稱霸之道。一席話打動秦昭王，即刻封他為宰相。

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君子不以紺緅飾，紅紫不以為褻服；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褻裘長，短右袂。（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厚以居去。喪無所不佩。非帷裳，必殺之。羔裘玄冠，不以弔。吉月，必朝服而朝。齊，必有明衣，布；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紺緅飾----紺是深青含赤之色，緅是深青含黑之色，飾是衣服領袖口緣邊。不以紺緅飾，因為當時 習俗，紺飾是齊祭之服，緅飾是喪祭之服，平時自不宜。

孔子穿的衣服，不用紺緅二色飾邊，因為紺飾是齊祭之服，緅飾是喪祭之服。此據孔安國解釋。鄭康成也說，紺是紫玄之類，緅是紅纁之類，玄纁類同祭服。

褻服本指內衣而言，古注引申為私居服，即是家居便服。孔子的褻服何以不用紅紫色，皇疏朱注都以為紅紫不是正色。王肅注：「褻服私居，非公會之服者也。皆不正。褻尚不衣，正服無所施。」皇疏引穎子嚴說，紅是赤白，為南方間色，紫是黑赤，為北方間色。故紅紫非正色。褻服尚且不衣，正服當然不用紅紫。孔子曾說：「惡紫之奪朱也」，所以不用。

當暑，即當暑熱時。袗作單字講。絺綌都是葛，細的是絺，粗的是綌，袗絺是細葛布製的單衣，袗綌是粗葛布製的單衣。必表而出之，孔安國注，「加上衣」。劉寶楠舉御覽引鄭注說，表即是表衣，出即是出門。表衣即指裼衣而言。裼衣穿在絺綌之外，故稱表。古人穿衣，先穿親身的內衣，次加外衣，這層外衣，春秋是袷褶，也就是雙層的裌衣，夏天是絺綌，冬天是裘，又次加裼衣，又次加禮服。此處表衣，與下文緇衣素衣黃衣，都指的是裼衣。居家不需加裼，若出門，不可穿單衣，必如孔注所云「加上衣」。上衣的「上」字，是指將衣在外加上，所加上的即是裼衣，又稱中衣。如在中衣外又加禮服，則禮服對中衣，也稱上衣。

緇衣羔裘三句，說明衣服的顏色表裡如一。裘是皮衣。羔裘是黑毛羊皮，與黑色的緇衣相稱。麑裘是小鹿皮，毛色近白，與素衣相稱。狐裘是指黃毛狐皮，與黃衣相稱。皇疏說，緇衣羔裘是諸侯視朝的衣服，諸侯視朝與群臣同服，孔子是魯臣，所以也穿此服朝君。國家如有凶荒，國君穿素服，群臣隨之穿素服，孔子是魯臣，也穿素服。在年終時，舉行蜡祭報功，象物色黃落，魯君穿黃衣狐裘，孔子為臣，助蜡祭，也隨君穿黃衣狐裘，所以禮運說：「昔者仲尼預於蜡賓」。

褻裘是家常便服，做得較長，可以保暖。孔注短右袂，是右手的袖子較短，便於作事。胡紹勳等別解甚多，難以考證。

寢衣，照漢儒解釋，即是小臥被，其長度一身又半，寢時，腳端可摺，不會透風。

狐貉即是狐皮貉皮，取其毛之厚暖者，用為坐褥，接待賓客。居字作坐位解。

去喪，孔注：「去，除也。」在服喪期間，不能佩帶玉等飾物。服喪期滿，除去喪服，則無所不佩。禮記玉藻說：「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孔子佩象環」，「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

帷裳，是上朝與祭祀所穿的禮服。非帷裳，是指其餘的衣服，如禮記深衣篇所說的深衣。王肅注：「衣必有殺縫，唯帷裳無殺也。」皇侃疏：「殺謂縫之也。」皇疏又引鄭注：「帷裳，其正幅如帷。非者，謂餘衣也。殺之者，削其幅，使縫齊陪腰者也。」江永鄉黨圖考，意謂當時深衣裁製不合制度，故特記此一條，以明夫子深衣必用古制。

不用羔裘玄冠弔喪，孔注：「喪主素，吉主玄，吉凶異服。」劉寶楠說，依舊禮，始死，弔者可用羔裘玄冠，然夫子於心未安，所以不用。

吉月必朝服而朝，孔注吉月為月朔，程樹德論語集釋採夏炘的學禮管釋之說，吉雖當善講，亦有始字之義，因此，吉月即謂正月。孔子雖致仕，而在元旦朝服而朝，亦合情理。

這一節記孔子衣服之類的禮節。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唯酒無量，不及亂。沽酒，市脯，不食。不撤薑食。不多食。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食不語，寢不言。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厭解為足或飽，不厭精細即不以精細為飽，孔子當時即認為精細食物已離原味生機，完全符合當今科學健康飲食。
食饐而餲----饐為氣變，餲為味變。

魚餒肉敗----魚肉腐爛敗壞。

色惡----食物顏色惡劣。臭惡----味道不好。

失飪----烹調失敗，不熟過熟或燒焦等。

不時----孔子最重時，時機時間要把握好，故不時一指不是四季生產之食物，一是用餐正確時機，以當今科學健康飲食，孔子一定不吃宵夜。
割不正----切割食物未順食物特性，如不該去皮者去皮，不該細切者細切

食氣----天然食物之氣。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即非天然食物之氣不能勝過天然食物之氣。

唯酒無量不及亂----飲酒不限量，能多喝就多喝，不能多喝就少喝，惟必須以不亂性為原則。

不得其醬不食----蓋每種食物
不撤薑食----說明孔子每天食薑，千字文有云「菜重芥薑」，現在媒體大幅報導食薑之益，亦可見孔子盡物性盡人性而知天之修養。
割不正的割字，是宰割，即是殺的意思，如割雞解牛等，與切肉之切不同。割不正，非指切肉不方正，而是用殘忍的方法宰殺。皇疏引江熙云：「殺不以道，為不正也。」殺得慘無人道，不忍心吃，所以不食。

不得其醬不食，醬有醯醢等多種，竹添光鴻以為，不得其醬，是不得其所宜之醬。醬各有宜，如藥味然。不得其醬，恐或有敵物。得其醬，則增其美，而去其害，故君子重之。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劉寶楠正義說：「氣猶性也，周官醫瘍，以五氣養之。五氣即五穀之氣。人食肉多，則食氣為肉所勝，而或以傷人。」按照本草，不論動植物，皆有性氣味色之類別，然以性為主，正義引用周官之說應從。肉雖多，不能多吃，必須以飯為主。不使肉氣勝過飯氣，以免傷胃。惟酒無量，飲多飲少，沒有定量，但以不醉為度，不醉則不亂。

沽酒市脯不食。沽市二字都是買的意思，脯是乾肉。酒從外面買來，未必清潔，脯自外面買來，不知是何物之肉，所以都不食。

不撤薑食，不多食。撤是撤去，薑能去邪味，發正氣，所以不撤去，但不多食薑食。

祭於公，是陪君祭祀，祭畢，君賜祭肉，不待經宿，即須分享，表示不留神惠。自家祭祀，其祭肉不能超過三天，免褻鬼神之餘。公祭或家祭之肉超過三天，已經陳腐，便不能食，只好敬而埋之。

食不語，寢不言。吃飯睡眠皆不是說話的時候。吃飯時，口中嚼物，睡眠時，安靜休息，故不宜言語。但在宴會時，敬酒敬菜，也不能不說話，朋友也有連床夜話的情形，然而亦須少說。

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瓜字或作必字，與祭字連讀，但鄭康成仍從古文論語作瓜字。古有祭食之禮，即在飲食之前，將每種食物取出少許，放在食器之間，以祭祀古時發明以火作熟食之人，表示不忘本。但非美食可以不祭。而孔子日常所食的，雖是粗疏之食，以及菜羹瓜果之類，也要祭之，不敢以菲薄廢禮。祭時必然肅敬。此說詳見劉氏正義。

席不正不坐。史記孔子世家將此句記在「割不正不食」下。古時未用桌椅，以席鋪地而坐。鋪席必須端正，不正則不坐。

這一節綜記孔子飲食之節。

四、天人合一

所謂「天人合一」，是天道人道學問是統合為一的，天道人道是分不開的。擇數章句證明：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灶)，何謂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八佾）
王孫賈—衛靈公權臣，治軍旅。

奧—屋室之西南隅，尊神所處之處，喻君。

灶---造飯飲食之所，灶神居處，喻權臣。

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灶)---其意係暗示與其忠於衛君，不如擁護我王孫賈。

獲罪於天----得罪於老天。

無所禱也----沒有處所可以祈求了。

本章句係王孫賈明知故問，試探孔子可能動向，有否可能私下結黨，影響衛國國政；孔子直接了當，破王孫賈之迷失，直言人不可獲罪於天。而「獲罪於天」四字，顯然說明孔子日常生活思想範圍，已將天道思維融入個人之行止，是乃孔子為學究天人、天人合一之證。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憲問）
莫我知----沒有人瞭解我

不怨天，不尤人----

下學而上達----下學，形而下之學，以人道為主；上達，通達形而上之學。而，非大學知止「而后」有定之「而后」，是「而且要」之義。

有本章句借由與子貢對話，除充分顯示孔子對子貢之厚愛，引領子貢上達天道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子路）

天命----上天之旨意，命從口，本意為上天之口諭。惟天不言地不語，須從天聽自我民聽求之。

大人----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易經乾卦文言），此為前於孔子之大人定義。其後孟子對大人定義有：「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等。

聖人之言----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易經乾卦文言），此亦為前於孔子之聖人定義。其後孟子之聖人定義有：「聖人，百世之師也」、「聖人，人倫之至也」、「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等。

狎侮----惡作劇。

本章句係從另一角度分別君子與小人，君子畏天，小人拿天開玩笑。而從本章句可以看出，不論天命、大人、聖人，均與天道有關，是知孔門之學，上達天道矣。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述而）
蓋有----大概有。

不知而作----不知而妄自創作，當時蓋有其人，而孔子則不如此。

多聞多見----耳聞目見，感官之知是也。

本章句孔子以從未不知而妄自創作起言，重點則放在耳聞目見之感官之知，多學而識之知，非知之本體，在感官之知外還有形而上之知。

在衛靈公篇中記載，孔子對子貢言：「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之後再對子路言：「由，知德者鮮矣！」，一以貫之之知，不假見聞之德性之知，才是知之本體。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此良知良能，即是本體之知也。
